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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木西木

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房

韩志鸿 作种瓜得瓜

“青门绿玉房”是古人赋予西瓜

的别称。明瞿佑《红瓤瓜》诗云：“采

得青门绿玉房，巧将猩血沁中央。”说

得就是西瓜。诗中所谓“青门”，不是

说它的“门面”是青色的，“青门”实为

地名。“汉初，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

长安城东青门，瓜美，世称'东陵瓜，又

名‘青门瓜’”。南宋诗人文天祥所写

的《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苍

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

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

安清富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形

象地道出了西瓜带给我们吃瓜人的

非凡感受。

何谓西瓜？史料证明西瓜原产

于4000年前的非洲，早在汉武帝派

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西瓜种子就传进

了我国西域；南北朝时期的公元927

年，契丹人把西瓜从西域带到了内蒙

古赤峰；公元947年，中原人胡峤（后

晋同州郃阳县令）被契丹人俘虏至赤

峰七年。或许是胡峤虏居期间吃过

厚皮、大个、水多的甜西瓜，7年后在

返回中原写就的《陷虏记》中对其做

了详细记载。这便是西瓜在中华文

明史上的首次现身；宋金 1129 年，

“靖康之耻”期间被称为“宋之苏武”

的洪皓（礼部尚书、洪秀全的祖先）去

金国议和被扣留15年之后，1143年

返回杭州时偷偷带回了金国的西瓜

种子，从此西瓜传入我国南方。但这

一时期的西瓜皮很厚、瓤很少，口感

较现在的西瓜相去甚远，且稀有昂

贵，是贵族家庭的水果；明朝以后，我

国才开始普遍种植。明朝的西瓜种

类多样，颜色各异，多红白两色；且风

味多样，酸甜俱存。但普通老百姓自

然无缘品尝。

笔者出生于 20世纪 70年代中

期，成长和成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

40余年间。虽已不曾记得在何时何

地品尝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口西

瓜，但是西瓜之美味带给我的诱惑

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储存于大

脑深处，年年岁岁中一次次考验着

我的忍耐力。从物资匮乏的儿时到

物产丰盛的今天，我的脑海深处一

直有一种冲动，时常提醒我一定要

和大家分享品尝西瓜的感受。进入

新时代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遂写

下如此拙作。

童年时期我就知道西瓜是个稀

罕物品，因为只有在外地工作的父

亲回家时能偶然带回来一点点。家

里人口多，加上母亲还要给外公外

婆留一些，即使是父母亲都不吃的

情况下，我也只能是尝尝味道而

已。故每次都颇有“猪八戒吃人参

果——全不知滋味”的意思。至于

它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我一直不

敢擅自归类。后来才知道，虽然西

瓜的名字里有一个“瓜”字，但是科

学地说，西瓜却是葫芦科的水果，而

并非蔬菜。

青少年时期我虽然迁居县城上

学，也懂得西瓜是炎热夏日的消暑良

品。但是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上孝

下养，家里还扮演了亲戚朋友“驻县

城办事处”的重要角色，吃西瓜这样

奢侈的事情更是只能停留在念想之

中了。

记得有一次，父亲好不容易买回

来一颗未熟的减价西瓜，并要求我和

哥哥理发后才可以吃。按照次序先

给哥哥理完头发后，他便回屋开始吃

上了。父亲刚给我理了一半头发，就

见哥哥在窗玻璃里面，边吃红白相间

瓤的西瓜边逗我，有意在考验着我那

对西瓜脆弱的忍耐力。我一再警告

他：“你再逗我，我就一拳打进去了！”

可是哥哥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忍无可忍的拳头一下子穿透窗玻

璃，砸在了屋内哥哥的头上，哥哥瞬

间蒙了。很少打我的父亲，在被迫

终止理发后，给我来了一顿劈头盖

脸的“教训”，直到母亲来劝说，才开

始收拾残局。西瓜没吃上，还打破了

家里一格最大的玻璃，衍生出了安玻

璃的意外开支，父亲还受到了母亲

的责怪，我也因此接受了一次较长

时间的教育。

还有一次，哥哥在家附近溜达时

无意中发现，排房西端尽头有一个长

相特别像西瓜但是只有苹果那样大

的物品。在回来报告了母亲后，母亲

带我们一同前去实地考察。经过母

亲现场观察，基本确定是一颗柳生

（无人栽种）西瓜，结合当时的季节，

母亲确认这颗瓜已成熟，于是就慎重

地将它摘了回家。切开后发现这居

然是一颗非常罕见的黄瓤西瓜！由

于西瓜小得可怜，每人只能分到一

小牙，但是仔细品尝后感觉非常

棒。这两次吃西瓜的经历让我终身

难忘。

在外出上学期间我几乎没有吃西

瓜的经历。我参加工作后虽然开始自

己挣钱了，却更加知道了养家的不易，

多少年来也舍不得把钱花在奢侈的吃

西瓜上。好多次站在夏日随处可见的

西瓜摊上想买一颗，可是酝酿半天还

是走了。因为本地卖瓜者要求买瓜必

须整颗买走，昂贵的价格加上十几斤

重的体量，妻子儿子又很少喜欢吃。

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为了满

足我一个人的私欲，未免太浪费，所以

吃西瓜的事情只能随缘碰运气了。

不知不觉，时光飞逝，我不惑之年

后的2014年夏天，在陪父母于北京看

病住院期间，我带着儿子一同赴京。

为了减少开支，安排完所有的事务后，

我住在了一位朋友位于国贸附近的房

子里，开始了和孩子的首都一周游。

炎热的夏季，走到哪里都躲不过烈日

的炙烤。每天傍晚归来，朋友都帮我

们买好了消暑良品西瓜、葡萄、山竹等

水果。北京水果店的售瓜机制非常

人性化，一次可以买西瓜的二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大大降低了西瓜的购

买门槛，促进了西瓜的普及率，我和儿

子的吃瓜水平迅速提高。

近几年时间，明显感觉街面上的西

瓜摊点多了起来，原来只知道本地瓜和

外地瓜之说，但这几年闯入大脑的西瓜

品种不胜枚举。新疆瓜、宁夏瓜、运城

瓜、甜蜜蜜、麒麟瓜、无籽瓜、奶油小吊

瓜等等，使人眼花缭乱。走在大街上，

各种各样红瓤绿皮的西瓜朝着你眉开

眼笑，让你忍不住向它走去，购买的方

式也从刚开始的两人拼一瓜到后来的

随便买一半。水果市场的不断繁荣和

高速公路的开通等，促使西瓜一步步

“飞入寻常百姓家”。无数次的亲身体

验证明，夏天众多的消暑佳品中，西瓜

一骑绝尘，未逢敌手。有道是：“西瓜相

伴，烈日减半”。相信这也是众多“吃瓜

群众”的共同心声吧！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

瓜以“一瓜之力”占据了中国水果产

量的25%，14亿多中国人人均西瓜占

有量达到113斤，使得我国堪称名副

其实的“吃瓜大国”。而在我国临近

的日本、韩国等国家，西瓜却是奢侈

的高档消费品，即使是西瓜皮都占有

不小的市场份额。

毋庸置疑，如今我们实现了吃

瓜自由，西瓜彻底大众化。然而很

少有人知道，这要归功于我国“西

瓜之母”吴明珠院士躬耕田间地头

数十年的辛苦付出。毕业于西南

农学院的她，在大学毕业后就选择

扎根新疆，奋战 62年，直到培育出

了30多个优质瓜种，我国现阶段生

产的80%的西瓜都是她的“杰作”。

作为数千万“吃瓜群众”中的一员，

我不仅要衷心感谢吴明珠院士团队

艰辛科研之路的成就，学习她百折不

挠的科研精神，更要由衷地感谢我

们强大的祖国给科研事业提供了

广阔天地和充分支持。站在吃瓜

的制高点，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

中国人，我自豪！”


